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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池老屋
□姚明祥

酉阳龙池铺位于川黔湘鄂接合部，旧时边贸繁华，
在老川东一带都有名。一条建于南宋末年的老场纵
横南北，大青石铺了2里多。老屋就在这老场上。

老屋已不知几易其主。20 世纪 60 年代初，父
亲从好友手中赊下这两间木屋。一间我们住，另
一间租给打铁的王氏父子。房侧篾席斜搭偏棚，
棚内架炉安砧，打刀锤锄，加工农具，售予寨人。
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在老场响了很多年。

最小的弟弟出生后，我们有了四兄弟，龙池
铺姚家数辈单传的历史结束了。父亲打算给每
个儿子都建一间住房。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
的雄心终于实现了——在老屋侧，向北延伸，连
造三间木房。在老场上，五间大瓦房十分亮眼：

“姚贤昌把老场都占完了！”
1949年，刘邓大军解放了酉阳，父亲投身土

改，走上了工作岗位。“咱穷苦人翻身，就要翻个
样子！”上面的人了解情况后，觉得父亲言之有
理。新社会了，谁不渴求富裕生活？只要来路
正，没啥问题！实际上，家中一摊子烂账，直到
父亲退休才还清。

后来，父亲返乡务农，与母亲一道勤耕苦
做。吃不完的苞谷全喂大肥猪。每年春节前
夕，来拜年的领导，见火铺屋四壁挂满熏黑的肉
块，无不啧啧赞叹。

那时母亲也落实了政策，我们兄弟中有人
苦读上进，成为乡里第一个正规考上的中专生；
有人勤劳致富，成为山寨第一个开解放牌的卡车
司机。燕子堂前筑巢，喜鹊屋后唱歌，一派欣欣
向荣。

父亲要我们珍惜这美好的日子，还要把五间瓦
房分配给我们四兄弟。左右两边，按左大右小老规
矩，依秩确认，每人一间。那么堂屋呢？堂屋在我们
土家苗寨，一向被认为是居家的正脉。正在我们暗
自猜测时，父亲突然语出惊人：“共产党和毛主席！”

我们吓了一跳。给共产党和毛主席分房？世间
奇闻！但回顾龙池铺的历史变迁，我们先惊后喜，一致
赞同。

父亲指挥我们，在堂屋正上方，端端正正地挂上了
毛主席的画像，左右张贴红对联，堂屋顿时亮堂堂。老父
亲左看右看，觉得妥帖周正，才满意地笑了。

在这间堂屋里，我们先后送走了老祖母、老父亲和老
母亲。没了父母双亲，我们成了这世上没人惦记的儿子。
节假日，几十口人团圆没了轴心，幸好还有老屋在，还有

“老家”的念想。每年清明挂青、春节上坟，都要去老屋转
一转、看一看。在屋前阶沿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矮小的老父
亲，嘴衔长烟杆昂首翘望的身影；在火铺屋，我们又好像见
到了驼背的母亲，倚门盼儿归的慈祥笑容……拖家带口千里
奔波，不就是为了看这一眼吗？唯看这一眼，我们才心安劲
足，有力量奔赴远方。

我们几兄弟天各一方，转眼白发。这几十年，家乡的变化
惊人。两个弟弟在老屋附近建了楼房，迁了新居。我们曾经
引以为傲的五间大瓦房，被遗弃在老场角落，蜷缩在新楼间，蓬
头垢面。无人居住管理，没有烟火气息，老屋老得更快了。

难道就这样任它衰朽下去？新时代给了老屋新的生机。
酉阳桃源新城建设，龙池铺成了近郊。境内有川湘公路、渝怀
高速，还将新增重庆酉阳至湖南永顺的高速公路，包括酉阳至
花田的快速通道，龙池铺将成为新城北郊重要的货物集散
地。随着笔直宽阔的新城大道建成，龙池铺到国家5A级旅游
景区酉阳桃花源不到5分钟路程。新村建设，使老木屋越来
越少，整个老场只有龙池铺还有保存完整的老屋。唯其稀
少，尤显古朴珍贵。

“如果，我们把老屋维修出来，在堂屋办农家书屋，楼上
当作家史陈列馆，其他房间办成农家乐。这样不仅可以把老
屋保护下来，还能把老屋精神传承下去。”一大家子人达成了
共识，确立了目标，说干就干。请了工匠，更换朽柱、腐壁、破
窗，盖上琉璃瓦，新通下水道，重铺阶沿石。目前修缮工程已
竣工，其他各项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中。千年老屋旧貌换新
颜，成为老场一道亮丽风景。

老屋是历史的见证，它必将见证新的历史，蕴含新的希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铺盖面，盖不住的乡愁 □张鉴

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在小区大门前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朋友的老家在荣昌，他从少年时期外出打
拼，三十年时光，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次回来，他说要带我去看看老家的风景，品尝一下老家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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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缓缓降临，荣昌城里薄雾缭

绕，街头的行道树披着一身枯黄的衣
衫，容颜有点憔悴，如同游子，一阵风
来，便簌簌地絮叨，在千般不舍中飘
离枝头。

他的老家在昌元街道虹桥社区
关家坳。这里丘陵环抱，一弯弯田地
顺丘陵而下，最低处是一泓池塘，农
家院子镶嵌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
栋充满西班牙风情的三层小别墅，与
四周青瓦白墙的农舍形成鲜明对
比。四野安静，空气清冽，夜色一点
点拥抱着这里。

灯光暖暖的厨房，早有人忙碌
起来。

闲聊了一小会，几碗热腾腾的铺
盖面端上了餐桌。

最先享受到美食的自然是鼻
子。汤面的香气，随着暖暖的灯光散
发到房间的每个角落，顺着门窗飘至
屋外，在风中飘荡。我的嗅觉一下就
打开了，任由香味钻进肺腑，多巴胺
开始分泌，荡涤着一路风尘。

低头一看，盛面的碗是大土碗，
并非精致的白瓷碗。我正纳闷，朋
友直接开口了：“吃荣昌铺盖面一
定要用传统的土碗来盛，这碗有
过去的记忆，又符合铺盖面的风
格。”想想也是，留在他记忆里的是
逢年过节才吃得上铺盖面，不可能
用一只精致的白瓷碗来盛。那时，
他们家中姐弟六人，父母盛好面，孩
子们各端一碗，在桌上、在凳上或在
地坝边，或坐、或蹲、或站，稀里呼噜
就吃完了。这大土碗，盛美食，更盛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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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他已低头吃了起来。
而我，还在认真欣赏这碗铺盖

面：面皮又薄又白，温润如玉、质地细
腻、光泽柔和，面块宽宽大大，恰如一
张软软的铺盖。铺盖上搭配有几根
嫩绿的豌豆尖，上面浇有一层炖得软
烂的豌豆，几颗完整地滚到一边，饱
满光滑，恰似金珠子。豌豆泥上铺了
一簇细细碎碎的臊子，浇了一勺油辣
椒、一勺酱油、少许酸，还撒有几粒葱
花。臊子香，混合着酱香、醋香、葱
香、面香，在醇厚绵实的汤香里蒸腾
着、弥散着。莹白的面块、金黄的豌
豆、青绿的葱花、鲜红的辣椒、浅
褐的臊子、深褐的酱
醋……色彩搭配
得 如 此 缤
纷，本就
充 满 诱
惑，再加

上那香气肆无忌惮地从碗里抽身
而出、拼命飞舞，真是让人垂涎欲
滴！

用筷子搅拌一下，香气更加浓
烈，硬生生地扑鼻进肺。掀起铺盖
面，送一块入口，又软又糯，味蕾瞬间
被激活，在舌尖上开启一场躁动狂
欢。味道层次鲜明，酸辣可口，妙不
可言。当然，吞进肚子里的，不仅仅
是铺盖面，还有满满的幸福记忆和浓
浓的乡愁。曾经的岁月温情，从这美
好的滋味里一点点复活，在舌尖绽
放，在胃里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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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怎么样？”当大家都沉醉

在铺盖面的美味中时，一旁的刘师
傅问道。

“太好吃了！我还是第一次吃
到这么好吃的铺盖面呢。”我不禁
赞叹道。

“哈哈，那是！这个铺盖面可能
和你平时在别的面店吃到的不太一
样哦。”刘师傅一点也不谦虚。

“怎么不一样？说说看。”我来了
兴趣。

“正宗的铺盖面应该是现揉、现
扯。舀上一碗灰面，加上冷水，揉和
一阵，等锅中水烧沸后，动作麻利拉
一小坨灰面，扯下丢进锅。面团必须
扯成一张薄薄的面皮，越薄越好，丢
入锅中煮一两分钟便可捞起，再配上
各种鲜香麻辣的作料，这样一碗香喷
喷的荣昌铺盖面就新鲜出锅了。你
知道吗？现扯的铺盖面韧性十足，是
预制的面块完全没法比的。当然，好
的高汤是一碗好铺盖面的前提。鸡
汤或者筒子骨汤都可以，汤味可以根
据自己的口味随意熬汤。汤是美味
的衬底，也丰富了营养；臊子锦上添
花，是铺盖面的灵魂。”

我听得入神，很想偷学手艺，便
问道：“刘师傅，臊子怎么炒最好吃？”

“炒臊子也是有技巧的。肉必须
新鲜，最好是三线肉，回家用刀碎剁
成小颗粒，最好不要用机器搅。备好
切成末的老姜等料头。锅中倒入适
量的菜油，油六成热时下姜末料头和
肉碎，不停翻炒，待油水炒出，炒香、
炒散，臊子至金黄时再下甜酱、白糖、
咸菜粒等，然后翻转起锅，盛入碗
中。这样，一碗油而不腻、香气逼人
的臊子就做好了。”

看得出来，刘师傅不仅面做得
好，口才也相当不错。

“今天，老板说你们要来，我擅
自做主，先熬好鸡汤、揉好面，
等你们一到就能吃到心心念

念的铺盖面了。”
“师傅这话说到我

心窝里去了。确实，我现

在满世界飞，世界各地的美食也吃过
很多，但我就好这碗铺盖面。”说
着，朋友呵呵地笑了，“我对家的思
念，一直停留在以前逢年过节吃铺
盖面的记忆里。换句话说，家留
给我的是一种味道。铺盖面是一
种爱、一份相思、一份乡愁，也是
一种精神和胃口的寄托。今天
回来又吃到了，那感觉太巴适
了，嘴里尝到的是香香的，心里
是暖暖的，这是爱、是依恋，更
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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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大家聊天，旁边早已

有人在用手机拍照、录视
频了。

“对，一定要记录下
来。像现在这种柴火熬
汤、自己和面、自己炒炸
酱的，太不容易了！我
们荣昌人一天的生活，
大多都是从这碗铺盖
面开始的。荣昌铺盖
面有上百年的传承了，
凝聚了祖辈上百年的
坚守，也凝聚着荣昌
人的家乡情结，是我
们舌尖上的家乡味。”
朋友接着说，“现在，
荣昌铺盖面还是重庆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师傅，你把手艺练好，
以 后 把 店 开 到 国 外
去。哈哈，这既是对
中国文化的传播，也
是对非遗的发扬，让世
界各地的人都能吃到我
们 最 正 宗 的 铺 盖 面
……”

听朋友这么说，在
场每个人的脸上都露
出了自豪和希望的笑
容。

朋友一口气吃了两碗
铺盖面，以至于正餐上桌
也不再动筷子。那个晚
上，我们在二楼畅聊，话题
就从这碗铺盖面延伸开去，
铺盖面打开了他记忆的闸
门。在悠长的回味里，他重
回青年、少年和童年时光……

我想，那些奔波在外的荣
昌游子，在清冷寂寞的时光里，
梦中那碗香气腾腾的铺盖面，
或许就是他们暖暖的心灵铺
盖！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
副主席）


